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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谭

! ! ! !读慧能的《六祖坛经》（简称
《坛经》），是一件让人心生喜悦
（或可称为“法喜”？）的事情。笔者
在此略谈《坛经》，不敢有“讲经说
法”的想头，因为自知离禅宗所说
的悟还很远，只是有一个跟读者诸
君交流心得的愿望。有这个愿望，
是因为笔者始终相信，《坛经》是
每一个中国人必读的书，是我们
中国人最好的人生教科书之一。
佛教宗派虽多，宗旨只是一

个：教人成佛。成佛，听上去太
高远，简直高不可攀，太不切实
际。但禅宗告诉我们，我们原本
都是佛，无需“成”也。是我们
自己把自己跟佛分开了，所以才
有要“成佛”这样的事。这真是
一个惊人的说法。

《景德传灯录》里有一则公
案，说唐代有一僧，名慧海，去参
谒马祖道一。马祖问：“到此何
干？”慧海说：“来求佛法。”马祖
说：“我这里一物也无，求什么佛
法？放着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
作么？”慧海问：“哪个是慧海自家
宝藏？”马祖答：“即今问我者，是
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
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觅？”慧海闻
言，顿时开悟。马祖之答很妙。试
想，既来求佛法（不是求钱财，也
不是求官位），来求者本身，岂不
正是那一个佛心？
禅宗讲我们都是佛，这在当

时开了中国思想的新生面。这是
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大事情。既
云“众生是佛”，意即众生在根本
上平等。禅宗第六祖慧能是开此
新生面的关键人物。毛泽东当年
曾评说慧能：“唐代出了一个唯心
主义哲学家六祖慧能，他被视为
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他的《六祖坛
经》是非常深刻的，是一部人民群
众的佛经。”此评很到位，说出了
慧能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本
不识字的慧能，把学佛参禅的精
神活动从少数文人
圈子里解放出来，
使其成为广大百姓
在日常生活中都可
以进行的修养。禅
宗的许多话头，以
后便逐渐进入中国
百姓的日常语言，
例如，“本来面目”，
“心心相印”，“口吐
莲花”，“世法平
等”，“放下屠刀，立
地成佛”，“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等
等，等等。

从《坛经》看禅宗的智慧
! 王德峰

一! 平等
禅宗修行和其他宗派的修行，法门不

同，但同样有三个大节目：戒、定、慧。因此，
也是要从“戒”开始的。但自慧能起，禅宗的
戒，有了特定的涵义，即“平等”二字。

《坛经》第三品（《疑问品》）中录有
一首慧能教在家人如何修行的“无相颂”，
开首一句云：“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
修禅。”这就是说，在家修行，并非一定
要具戒如比丘，若从“心之平等”开始，
即是戒了。这里立刻就显示出禅宗与别的
宗派的不同。
在禅宗而言，守戒不是以欲望为敌人

的那种自我强制性功夫，不是一种外在的
努力，而是内心的功夫。戒律本用于止恶防
非。恶、非之源，原不在欲望，而在心。要从
源头上止恶防非。这源头上的功夫，就是平
等地对待一切人、对待一切物。
当初梁武帝问禅宗初祖达摩：自己造

了那么多庙，供养了那么多和尚，功德大不
大？达摩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实无功
德”。这回答让梁武帝很不解，也很不高
兴，达摩原想度化梁武帝，终未能化成。那
么，如何才算功德？慧能的回答简单明了：
“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他的解释是：“若
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
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
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
故。”此话明白，但实践起来甚难，比戒
荤、戒酒之类，不知难多少！我们可以细
察自身，看看自己对于周遭相遇的形形色
色之人，能否始终不生轻视之念？
这为什么难？以“人我别”故。我们都无

限看重自己这个“我”，不断地拿“我”与他
人做比较，若发现他人比自己低，则心生傲
慢；若发现他人比自己高，则心生嫉妒。至
于这嫉妒，其实还是源于对他人本有着轻
视。起人我分别之心，是吾等凡夫之常态，
无可惊怪。但若此分别心达到一定程度，一
定会产生出罪恶来，例如希特勒之轻视犹
太人，终于做成滔天之大恶业，所以，慧能
在《坛经》第一品（《行由品》）中有这样一句
话：“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
众生之间，确有千差万别，很多方面

都平等不起来。智力有高低，性格有不
同，出身有贵贱，男人与女人之间，则是性
的区别，等等，等等，如何平等？比方说，
女人能做的事，如生育，男人能做吗？故
而禅宗讲的平等，是超出经验层面的事
情，是专讲“人之所以是人”的共通之根
的。此根，即是佛性。众生之间差别很
大，但佛性本无差别。所以，没有一个人
会是没有希望的。有的人犯了错，甚或犯
了罪，他的佛性却还是在的，只因妄念之
迷，造成了错、罪（慧能云：“前念迷即凡夫，
后念悟即佛”），故仍不可以轻视他。尽管
为了社会生活的健康和秩序，必得要惩罚
这样的人，限制这样的人，但即便在此种
情况下，却依然不可轻视他。能否人人都
做到这一点？难之又难！而这正是佛之为
佛的慈悲之所在，是大慈悲。
关于这一点，再发挥几句：人在生活中

没有不犯错的，故而，犯错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或者，最要命的是，仅仅责人之

错，而饰己之过。矛
盾、烦恼皆由此出，
如此展开，即因错生
错，烦恼不断，终成
罪业。业力之流转，
即是前因后果，因果
报应，接续无间，终
成不可抵抗之命运。
挣脱此命运，便是佛
家所讲的“度”。如何
度？依禅宗，只有靠我
们本有的佛性。这叫
“自性自度”。

二! 烦恼
虽说自性自度，却也需有“大善知识”（根器

很好的先悟之人）的示导，或经过佛经经文的启
发。常人的情况总如此。常人通常不会想到要
“度”，必待烦恼积累到太多，乃至承受不了之时，
才会想到。禅宗据此认为烦恼不是一件坏事。
《坛经》中有一句很出名的话：“烦恼即菩提。”妙

哉斯言。试想，假如这世上本无烦恼，要智慧干什
么？智慧又会在何处呢？智慧一定扎根在烦恼中。
所以，佛家的态度是坦然承认烦恼，而不是拒绝它。
烦恼其实正是生长智慧的资具。这就是超出烦恼与
智慧之间的二元
对立。此种超出，
属“不二之法”。

《坛经》第一
品提到当初在五
祖弘忍大师处，
有神秀和慧能各
自所做的偈句。
神秀的偈句：“身
是菩提树，心如明
镜台。时时勤拂
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的偈句：“菩
提本无树，明镜亦
非台。本来无一
物，何处惹尘埃？”
两个偈句，境界之
高下，一目了然。
但还是要问，神
秀偈句的毛病究
竟出在哪里？弘
忍对神秀说：“汝
做此偈，未见本
性，只在门外，未
入门内”，为什
么？

神秀的偈句
表达了他对佛家
修行的理解：要
始终把我们的明
镜之心与外部尘
埃隔开。尘埃即尘世。在这种理解里，尘世是个消
极的东西，修行就在于远离它，保持自己的心的纯
洁。但是，有与尘世对峙的那个心吗？慧能说没
有。在慧能看来，神秀的偈句着了相，既着了心相
（明镜），也着了净相（隔绝尘埃），所以要针锋相
对地说“本来无一物”。

尘世即众生。若修行就是不断擦除心上的灰
尘，这就等于是说，要始终远离众生。然而，“我”就
是众生之一员，众生的烦恼，也是“我”的烦恼，众生
的罪过，也是“我”的罪过，如何分得开？即使“我”暂
且没有罪过，也即尚未得病，但他人之病，“我”是完
全可能有的。这就是佛教的彻底处。佛教修行的
入手处，是忏悔和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是
接纳、包容众生之烦恼，而不是把众生的烦恼拒
之门外。菩提心，同时就是悲悯心。佛的智慧与
大悲悯是统一的，所以慧能有这样的颂语：“佛法
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
角。”由此已可看到神秀偈句的问题。

更进一层讲，神秀偈句所云“明镜”与“尘
埃”，其实不是两个彼此对立着的不同的东西，而
是同出一源，即，出于天下人本有的“真如之心”
（或称“自本心”、“自本性”、“自性”、“实性”），
是真如之心的两种状态。就像明与暗的关系，“暗”
并不是一个不同于“明”的另外的东西，而就是
“无明”。明来，无明退；无明来，明退。究竟是明
退，还是无明退，全取决于我们的真如之心如何起
用。如此说来，明镜是心，尘埃也是心。这世间万
事万物，无论其好坏、善恶、智愚，都是我们的
心，就看我们怎么“用心”。这使我们想到了《坛
经》所记下的那场僧人之间关于“风动还是幡动”
的争论，当时慧能起身朗言：“不是风动，不是幡
动，仁者心动。”此言一出，“一众骇然”。众人真
是非骇不可，因为这打破了惯常的逻辑思维。更可
骇异者，如此说来，我们的心不同时就是宇宙万象
嘛！这是一种何等的自信！!"世纪的尼采说“我就
是太阳”，足使欧洲之众骇然。其实，中国的禅宗祖
师早具此精神。

三! 去妄
在安心立命这件事情上没有自信，是多数人

的通病，如义玄禅师所云：“如今学者不得，病在甚
处？病在不自信处。你若能歇得念念驰求心，便与
祖佛无别。”（《古尊宿语录》卷四）既然人人本具真
如之心，真理何须外求？但也不是内求。是不必求，
因为它是你本有的东西。向外求，是“骑驴觅驴”。
向内求，是“骑驴不肯下”。这都是病。
说这些都是病，正与西方哲学大相径庭。西方

哲学正是求的学问，要求真，求实体。从苏格拉底、
柏拉图开始形成的传统，就是“求真理”的传统。苏
格拉底说“美德就是知识”。柏拉图认为至真至善
者为理念，须由我们的灵魂去求，去回忆，因为理念
高于灵魂，理念在彼岸。此岸彼岸一分，便有一个
求的事情来了，然后就要寻找求的方法，于是就有
种种认识论、方法论出来。这样的求，于文明发展
上确有益处，即发展出一整套逻辑理论和科学体

系。但这一切成果终与人心的提升无关，不
是修行的活动，不足以形成民众的精神家园。
欧洲人建筑精神家园的事，都交给了基督教。
近代以来，又从基督教那里收回，仍交给理
性，结果只是尼采所揭示的虚无主义，海德
格尔称之为无家可归状态。

佛家之妙，首在承诺虚无，世界非由实体
构成。“缘起性空”四字即是此意。实体本空，万
法（万事万物）均为“缘起”。故而，若是误将缘起
当作实体，必生执着之心，妄念由此而生。妄念
一生，真如之心就被遮蔽，种种烦恼、罪过随之
而来。《坛经·坐禅品》有言：“人性本净，由妄念
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这段话讲
的正是禅宗修行的大原则，在禅宗修行上有体
会的人，称此原则为：无需求真，但须去妄。

妄念均由法执（执着于外物）、我执（执
着于自我）而生。所以去妄才是修行的根
本。求真之心一起，不但不能去妄，反倒又
生新妄，例如，执着于佛法、经文，便是新妄。
这里可以看一个公案：
某僧问希迁禅师：“如何是解脱？”希迁

曰：“谁缚汝？”又问：“如何是净土？”希迁曰：
“谁垢汝？”问：“如何是涅槃？”希迁曰：“谁将
生死与汝？”（《景德传灯录》卷十四）
面对某僧这三问，希迁均以反问应之，

其实就是给了他三个话头，让他去参。学佛，
不就是想要求解脱，求净土，求涅槃吗？这似
乎理所当然。然而，解脱、净土、涅槃并非在
某个地方等着我们去求的东西，它们全是对
迷而设，因人说有。说解脱，是因为我们自
缚；说净土，是因为我们自垢；说涅槃，是因

为我们自己分别了生与死。自缚、自垢、自分生死，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妄。所以，解脱、净土、涅槃三
说，都是去妄的工夫，而不是求真的努力。
若以学佛为求真的活动，就会使之转为认知

行为。这就不再是“学佛”了，而是成了“佛学”。佛
学固应研究，于哲学思想上有益，但是终究与修行
无涉。理论是口说，修行是心行。心行，即生命情
感之实践。所以慧能这样说：“世人终日口念般
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
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
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
子。”（《坛经·般若品》）参禅、顿悟，是生命实践，
不是理论活动，是心灵的提升，不是头脑的训练。
心灵的提升才是真实的受用。

但凡真实的受用，都无法付诸言说，这叫“如人
饮水，冷暖自知”。禅宗之破文字执，并非以为佛经
经文有过。文字有何过错？但若执了文字，却是过，
因为那是依靠文字，向外求真，仍属外修。内修是修
心，修心的证据在于能以自己的生活实践去印证佛
理。因此，笔者以为，在“无需求真，但须去妄”这八
字后面，还可补上八个字：“一旦去妄，真在行中”。

总上而言，禅宗的修行，是修智慧，修智慧不是增
知识，而是直指人心，即心即佛。禅宗因此称为“般若
法门”。在此法门中修行，顿悟之时，悟者每每流泪，悲
泣，因为这是灵魂的更新，情感的升华，心的自由。
禅宗是佛学中国化的最高成果，它对宋、明新

儒家影响极大，是宋明儒学开儒家新道统的重要
的思想资源。无怪乎近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牟
宗三会如此盛赞禅宗：“修行由禅宗的方式来修行
是了不起的。无论大小乘都讲修行，无修行如何能
成佛呢？但以禅宗的方式来修行是奇特而又奇特，
真是开人间的耳目，此只有中国人才能发展出来，
这不只是中国人的智慧而且是人类最高的智慧。”
此论当否？笔者在此不加评论，读者诸君自可思
之。不过，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禅宗的智慧早已
成了中国民众智慧的一个基本方面。

! ! !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
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刘一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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